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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高洪菊

在即墨古城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座风格古
朴的旌表牌坊。在牌坊的上部正中央，镌刻有
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铁面御史。

这位“铁面御史”，便是康熙年间著名的
廉臣、直臣郭琇。他曾连劾重臣，以三疏名震
天下，是令贪官闻风丧胆的反腐干将。时至今
日，翻阅他的奏疏，依然能透过字里行间，感
受到虎虎生风的凛然正气。

在浑浊的古代官场，郭琇也难逃“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的宿命悲剧。他因刚直见信于
康熙帝，连跃数级，也因敢言开罪官僚群体，
数番罹祸。他频遭政敌构陷，自辩难明，跌宕
之间，几乎九死一生。心灰意冷之下，郭琇数
次上疏乞归，最终荒废田园，闲居蹉跎。而对
他的廉直和遭遇，《清史稿》也不无惋惜地感
叹：“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力除旧弊，竹马相迎
“郭琇属于大器晚成的典型。他虽然32岁

就考中了进士，但直到41岁才出来做官，一起
步就整整耽搁了九年的光阴。”《即墨宗谱》
副主编孙鹏说。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即墨人郭琇
服阙（丁忧结束）赴京，参加吏部铨选。青年
时期的郭琇，清苦自励，常读书于深山，不仅
自己洗衣涤被，还亲自采挖野菜充饥，日子过
得非常拮据。贫寒的生活，既磨练了他的意
志，却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刚年逾不惑，他就
面呈老态，华发丛生了。“但从郭琇后来不畏
权势，连上三疏弹劾重臣来看，清瘦的躯体
里，其实包裹着一颗对朝政、对百姓澎湃炽热
的心。”孙鹏说。

吏部给郭琇安排的，是一个既“危”又
“重”的职务——— 外放江苏吴江县令 。这
“危”乃是当时吴江面临双重困局：既未从明
清易代的战乱疮痍中恢复过来，还面临着水
荒、吏滑的困扰；而这“重”，则指吴江承担
的税赋之重，在江苏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
“危重”的双重压迫下，吴江百姓怨愤沸腾，
当地县官难做，是大家都不愿赴任的畏途。

任命书下达后，有人替郭琇感到惋惜和无
奈，他却自信地说：“只有为地方选择官员
的，哪有为官员而选择地方的？”慷慨豪气干
云，令友人心生钦佩。临行之际，朋友彭孙通
为他饯别赋诗，其中有“悬知父老深延企，竹
马争迎郭细侯”之语。郭细侯即东汉名臣郭
伋，他历任多地太守，极有政绩，所至县邑，
幼儿骑竹马道次相迎。后以“郭细侯”来借指
有政绩者。郭琇与郭伋同姓，又有相似的气度
和胸襟，彭孙通作此诗，是期望朋友此去能造
福黎庶、建立功业。多年之后，郭琇罢官遭
祸，久离吴江，当地百姓依旧纪之念之。可见
在他们心中，郭琇分量之重，地位之高。

简单的行囊，羸弱的疲马，轻车简从的郭
琇如此赴任了。进入吴江境，他首先看到的是
江南旖旎秀美的景致：“湖沼茭白弥望，汀渚
水鸟栖息，波浪汪洋淼渺。”但他还没来得及
细加品味这美景，就为另一幅图画所震撼：
“四野民居星散，栖处湖滨水涯，篷风蓑雨，
火耕水耨，田作不足以供租赋，水产不足以偿
倍出。”当时天下赋税，最重便在江南。“天
下财赋首东南，东南财赋首苏州，苏州财赋骎
骎乎首吴江”。这里的百姓即使日夜劳作，依
旧被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

郭琇上任当年，吴江暴雨不断，湖水涨至
丈余，禾苗被浸坏，民居陷水中。郭琇乘舟楫
四处巡视，勘察灾情，慰问受灾百姓。他一面
开仓赈济灾民，一面恳请暂缓征税。经此努
力，民众有了果腹之物，免去了来年皇粮，受
灾程度大大缓解。水患过后，郭琇详加调查洪
灾频仍的主因，发现原是吴江水利年久失修，
河道淤积狭窄，每逢暴雨涝灾，沿岸皆成泽
国。为永除水患，郭琇招募河工，疏浚支流河
道，整修滨湖田地。工程完工时，吴江似乎旧
貌换了新颜，“河渠通泄，而田畴无患”。

解决燃眉之急后，郭琇开始整治最为扰民

的胥吏痼疾。当时吴江百姓税赋沉重，是因为
除了承担朝廷正税外，还要额外遭受胥吏的贪
占和盘剥。郭琇除了申饬衙役外，决定在吴江
改行“版串之法”征税：开征税赋前，将农户
应完的漕米和折银数额，发到百姓家中。纳税
单据分为数联，共为十限，农户完成几成，则
给几限版串。等十限全部完成，版串也就全部
发完。农户拿着串单作为缴赋凭证，不用再受
胥吏的欺诈。此法实行后，农户负担大减，缴
税热情大增，征赋有条不紊，效率大大提高。

洗堂洗心，贪廉之变
当郭琇正在吴江“兴利除弊”时，江宁一

省的政风陡变。康熙二十年，余柱国从京师转
任江宁巡抚。他虽饶有才略，却是个喜好财货
的贪渎之官。上任之后，他即对属下官员横加
索贿，不从者往往寻找细故参劾罢官。郭琇尽
力与他周旋，一边尽量满足余柱国的利益要
求，一面尽力维护吴江百姓的利益。可一来二
去之间，从前清廉如水的郭琇，竟成了当地遐
迩闻名的“墨吏贪官”。

三年后，汤斌接任江宁巡抚。汤斌是理学
名臣，极重为官操守，对贪污民财的官员极为
反感。据《清稗琐缀》载，汤斌在基层巡查
时，听到了对郭琇不利的传言。他召来郭琇并
面责之，郭琇却诉苦道：“向来上官要钱，卑
职无措，只得周旋而已。今大人如能一清如
水，卑职何敢贪耶？”回到吴江后，郭琇和衙
役立刻刷洗厅堂，誓言改过从新，清廉如旧。
他兴奋地对衙役们说：“前令郭琇已死，今来
者又一郭琇也。”

但对于这则记载，郭琇的后人郭显平却并
不认同：“汤斌的谥号，是文臣中最高的文
正。他为官清廉，怎会对一个贪官手下留情
呢？这更像是稗官野史的传说。”

在汤斌任内，郭琇的清廉和果敢彰显无
遗。当时一位叫杨捷的提督驻扎吴江督修战
船。他贪婪成性，趁机索取巨额财物，却遭到
郭琇严词拒绝。杨捷见心愿不遂，竟然绑缚县
吏，逼迫郭琇前来交涉。谈判之中，杨捷恃权
自傲，出言不逊，对郭琇肆意辱骂。郭琇怒其
丑陋嘴脸，义愤填膺之间，出手击其面颊，一
掌竟将杨捷打入水中。后来有知府因索贿不
成，罗织“枉法”罪名相威胁，郭琇愤然道：
“吾肯作此盗贼事乎！”终不肯允。

郭琇后来上《十弊二可议》，讨论地方治
理难题，其对地方事务的洞察，深得汤斌的赏
识。郭琇前后治理吴江近八年，任内“居心恬
淡，莅事精锐”，治行为江南最优，“他州县
官无可及者”。

康熙二十五年，因汤斌多次举荐，郭琇调
任江南道御史。后来震动天下的刚直御史，自
此应运而生了。

三疏既上，贪官敛迹
郭琇升御史时，已年届半百，却敢于任

事，锐气十足。
康熙二十七年，郭琇上了一篇《特参河臣

疏》，以治河扰民、中饱私囊为罪名，参倒了
时任河道总督的靳辅，也让官员佛伦受到牵连
降职。栽了大跟头的佛伦自此对郭琇恨之入
骨，后来数次诬告构陷，而这也是造成郭琇命
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靳辅和佛伦，都是当时内阁首辅明珠的忠
实鹰犬。明珠在“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深
受康熙帝的倚重和信赖，朝政皆决于其手。随
着位高权重日久，明珠也生了擅权结党的私
心。内阁中，郭琇的前任上司余柱国唯其马首
是瞻，其他朝臣也纷纷依附，志不同者只能敢
怒不敢言。康熙帝也逐渐不满于朝政为明珠朋
党垄断，他借着郭琇上疏的契机，一面下旨褒
奖，将他升迁为佥都御史，鼓励朝臣敢言直
谏；一面将靳辅、佛伦二人或革或降，翦除明
珠羽翼，敲响朋党警钟。

一疏见效，令郭琇信心大增。他尚未赴任
佥都御史，即上更为大胆的《特纠大臣疏》。
如果说《特参河臣疏》只是对明珠旁敲侧击，
那《特纠大臣疏》可谓是单刀直向了。郭琇在
疏奏中揭发明珠等人结党营私，排隔异己，贪
赃枉法的罪行：“明珠负责传达谕旨，却借此
贪污纳贿、笼络群臣。如果圣旨夸奖某位臣
子，明珠则说是自己鼎力推荐；如果圣旨批评
某臣，明珠则说皇上不喜欢你，当从容挽救。
通过这些方式，明珠收取巨额财富，并网罗了
大批死党……”奏疏一针见血，措词之严厉，
事实之详尽，令群臣闻之“肝胆骇然”。

其实明珠擅权，早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但他们权势熏天，岂是轻易能够撼动的？此前
有几位言官“颇有参劾”，但均是“即令借事
排陷”，最终闻者骇惧，不敢复言。郭琇这次
上疏，无疑冒着巨大的危险。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奋不顾身，能涤清官场弥漫的污浊，“臣固
知其党羽实繁，睚眦必报……伏见皇上求治，
辨别奸贤，正朝野肃清之会。窃思报效，不顾
身家”。奏疏呈递后，康熙帝曾问左右侍臣：
“明珠如此，何无劾奏？”侍臣答曰：“人孰
不畏死？”康熙帝由此愈加感叹郭琇刚正，感
慨他的廉直。康熙帝没有对郭锈予以加责，反
而立即准了他的奏疏，并在上谕中说：“今在
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拘私
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
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罢
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明珠被
从轻发落，而余柱国则被逐回原籍。一次参倒
了两位内阁大学士，令郭琇声名大震。康熙帝
破格擢升他为左都御史，一跃升为从一品。

次年，已经是左都御史的郭琇又上《特参
近臣疏》，弹劾备受康熙帝宠幸的近臣高士
奇。高士奇当时担任侍讲、起居注之职，随侍
皇帝左右，因机敏甚得赏识。康熙帝甚至常让
高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但他靠着恩
宠，结交朝廷权臣，植党营私，敛财自肥。郭
琇在奏疏中，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虎坊桥
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罪状惊人。

《特参近臣疏》所列罪状，皆查有实据，
恩宠冠绝一时的高士奇最终罢官丢禄。

连遭构陷，不容官场
短短一年有余，郭琇连上三疏，相继参倒了

河道总督、内阁大学士和帝王贴身近臣，引起朝
廷震动和议论，“天子为之改容，举朝为之失色”，
“直臣之风，震霆一呜，佥壬解体”，时人赠其雅号
“郭三本”。

盛名云集时，毁言亦随至。对于阿附明珠的
官员来说，郭琇在朝无疑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
魇，所以“群党侧目，百端交构”，纷纷制造谣言，
对郭琇恶语中伤。郭琇此生以三大疏而起家，又
因三大疏而招祸，终生都不得安宁。

政敌们悉数蛰伏起来，悄悄等待出手的机
会。郭琇上《特参近臣疏》的次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风波，就让他险些丧命，最终被迫休致回乡。

康熙二十九年，山东道监察御史张星法上
疏，弹劾山东巡抚钱珏贪默渎职。钱珏上奏辩
解，声称张星法是受郭琇指使来弹劾自己，其
言“郭琇曾致私书于己，保举家乡父母官即墨
知县。因不得允准，就迁怒并怂恿御史纠
参”。郭琇特上《剖明心迹疏》，承认曾寄书
于钱珏嘱荐知县等官，但并未指使疏参钱珏，
他在奏疏中抗辩说：“某为总宪，岂不敢参一
巡抚，而假手御史耶！”但经过吏部议定，郭
琇以“私书罪”拟予杖刑。康熙帝认为郭琇平
日敢言直谏，宽宥杖刑，改降五品调用。

正在此时，曾被郭琇参劾过的佛伦，见有
机可乘，便趁火打劫上疏诬告：“郭琇的嗣父
郭尔印，乃是明季御史黄宗昌的家奴。郭琇之
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曾入贼党伏法。郭琇私
改父名请诰封，应予追夺。”各部官员对郭琇
本就心存偏见，未加调查即同意此请，并将郭
琇逮往江宁勘治。

康熙帝见朝臣群起攻之，众口一词要置郭
琇于死地，深知此乃郭琇蒙冤受屈。他令大学
士伊桑阿在无人时，勘问郭琇是否系郭尔标之
子。郭琇流涕道：“臣祖父文耀，因尔标之乱
而身亡。我怎能指仇为亲？有人挟仇谋害，实
属罗织。”康熙帝虽知其清廉无瑕，却也对朝
廷议论颇为顾虑。两相权衡之下，他最终令郭
琇休致还乡。短短三年之内，郭琇因正直敢言
擢升高位，又因开罪群臣被构陷驱逐。

郭琇虽然获得了帝王恩赦，但仍未逃离致
命危机。怀恨在心的佛伦又上疏道：“郭琇系
休致之员 ，乃 悖旨不速回原籍 ，潜 藏京
师……”接着又有人落井下石：“郭琇任吴江
县令时，曾侵吞官仓粮两千三百余石。”朝廷
令郭琇携家人急赴江南，接受审讯对质。

官仓粮食被吞没，的确发生于郭琇任期
内，但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当时监管仓贮的县
吏赵炯收了两年槽米二千三百石后，却中饱私
囊，暗中制造亏空，郭琇对此并不知情。后
来，仓贮署印移交给新任官员张绮梅，他的行
迹才随之败露。郭琇当时已经调离，而赵炯则
畏罪潜逃。郭琇知晓后，一面派人代买漕粮足
数还仓，一面修书给新任知县以及江宁按察
使，恳请通令严捕赵炯归案。但按察使高承爵
既和高士奇同宗，也是明珠的侄女婿，和郭琇
关系恶劣，故意放纵而不缉。本来早该了结的
陈案，如今再度被翻出，成为整垮郭琇的最后
一根稻草。

五十三岁的郭琇，按照朝廷的指令，于盛
夏冒酷暑自京起行。他先回到原籍山东，接受
巡抚佛伦的审讯，再由人押送到江宁关押。郭
琇在牢中苦苦等待月余，迟迟等不到案件审
理。直到十月初，按察使衙门才开始审讯此
案，他们并未积极追捕赵炯，反而严刑逼问郭
琇的家人。接赵炯印结的张绮梅，在堂上出示
相关证据，然而却遭主审官夹讯，逼迫他供认

是郭琇造成的米粮亏空。但张绮梅被夹十一次
仍不开口。见到众人惨象，郭琇怒不可遏地厉
声道：“若辈不过欲死我耳，何不诬承而自苦
若是？”主审官问道：“你不畏死吗？”郭琇
回道：“堂上主审才畏死。”唇枪舌剑的争
论，让主审官面红耳赤，严加用刑。但受刑者
却宁死不招，导致案件审讯并未朝着主审的方
向发展。

第二年正月，康熙帝发布谕令，要求不得
对大臣动刑审讯，并恩准放免郭琇回籍。郭琇
这才免于灾祸。

再度复起，终废田园
遭此变故，郭琇被迫在故乡蛰伏达九年之

久。其间，政敌依旧在寻找机会，意图置郭琇于死
地。幸得命运垂青，同僚搭救，郭琇才转危为安，
但依旧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到了康熙三十八年，郭琇的命运才出现转
机。当年皇帝巡幸江南，经过吴江地界。当地万余
百姓跪拜于长江两岸，康熙到时皆口颂十几年前
郭琇为官之德。康熙帝大为诧异，令侍臣传旨询
问：“从前郭琇为官可好？”万民齐声回奏云“好”，
并连声高呼而不绝口。

回銮途中，康熙帝令年过花甲的郭琇迎驾于
德州。同年卢道悦看到郭琇，高兴地写道：“同年
郭华野（郭琇号华野）先生来德州接驾。父老想望
其风采，于道路上聚集观望，以致车马不能前
行。”他感叹道：“从前史书记载，司马温公（即司
马光）赴阙，卫士加额呼司马相公，百姓遮道聚
观，以致马不能行。如今郭华野前来，竟与司马温
公同。”

康熙帝在德州召见了郭琇，并对随行的九卿
官员说：“朕幸江南，吴江百姓时隔多年仍感念郭
琇，可见确实是个好官。”不久，上谕下发：原任左
都御史郭琇，此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
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郭琇接旨后，
立刻走马抵任。

在湖广期间，郭琇虽然年岁渐高，却魄力不
减：他励精图治，广施惠政，过问田赋钱粮，
关心黎民疾苦。同时他还不改初衷，继续连连
上疏，弹劾当地贪官污吏，澄清湖广吏治。刚
刚上任，郭琇就上疏“参襄阳知府贪酷”，接
着又上疏“参兴国州知州、嘉禾县知县贪劣
状”。一时间，郭琇所辖之处，“墨吏望风解
绶”，贪腐风气顿时匿迹。

郭琇在湖广的作为，令康熙帝赞叹有加。
皇帝赞扬巡抚李光地、彭鹏及总督张鹏、郭琇
四人，“四臣皆持正清廉” 。当时“上所倚
毗，尤重者湖广总督郭公，北直巡抚李公，江
南总河张公，广东巡抚彭公，朝政大者，往往
驰驿而咨焉 ，唯其言是采择，天下号四君
子”。

第二年，河南巡抚徐潮陛辞，康熙帝告诫
他说：“尔去但如郭琇为官，不但今日之名
臣，即后世亦皆敬仰矣。”康熙四十年，郭琇
自感精力衰退，难以料理政务，又失望于康熙
后期日盛的贪腐，便上疏以老病乞休。但康熙
帝降旨挽留说：“卿才品优长，简任总督，正
资料理，照旧供职，不必以衰病求罢。”郭琇
再三以病为由乞休，康熙帝一再挽留不准，并
感叹道：“琇病甚，思一人代之而不可得，能
如琇者有几人耶？”

就在此时，构陷诬告又沉渣泛起。御史左
必藩、给事中宋骏业接连上疏弹劾郭琇。到了
康熙四十一年，郭琇再次被罢官，黯然回到即
墨故里。

回到故里后，郭琇拿出自己俸禄，接济同
族贫寒者。在故里，郭琇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
三年。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郭琇被列名
入即墨乡贤祠和吴江名宦祠。

■ 政德镜鉴┩导灯

他不顾性命呈奏三疏，连续弹劾重臣权臣，直声震动天下；却也因敢言不见容于官场，屡遭排挤构陷，跌宕挫折不断。。他宦海浮沉十四载，

竟远不及赋闲居乡的时间。《清史稿》也忍不住鸣冤叫屈：“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郭琇：持正清廉，三疏劾贪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郭琇的仕途生涯中，名臣汤斌无疑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清人笔记中，汤斌是令郭
琇洗心革面、由贪转廉的外在推动力；在正史
中，汤斌也是郭琇跻身言官之列，得以大展拳
脚的引路人。

汤斌讲求先“正己”，再“育人”。他曾
治理江苏两年，通过这种理念，对当地的民风
和吏治，皆有深远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汤斌转任江宁巡抚。据
载，汤斌赴任时非常勤俭，没有任何排场，只
是穿着布衣，驾着牛车，随身仅一老仆而已，
一点看不出巡抚大员的架子。路途之中，汤斌
遇到一位衣冠华美的年轻官员，得意洋洋，身
后随从众多。两人一路同行，汤斌的牛车偶触
官员的车驾，官员侍从即厉声呵叱，而汤斌不
与计较，避让或沉默。

日落后众人投宿旅店。汤斌先至而住上
房，年轻官员后至，却也要住上房。店主以有
人为由，请求更改房间。未料官员侍从以不容
置疑的口气道:“不问谁何，必移以让。某县太
爷至，岂容他人占此屋!”店主无奈，只能同汤
斌商量。汤斌二话没说，收拾行装，搬进了旁
边的房间。后来该官员知道汤斌是新任巡抚，
吓得肝胆俱裂，汤斌却始终不以为意。

汤斌到任江宁巡抚后，很快给地方官员树
立了施政榜样。他从调查了解民情入手，兴利
除弊。当时淮扬水患严重，原任巡抚余国柱上
疏朝廷，言明洪水退后，田地可重耕，所以来
年仍可征赋。但汤斌对此有所质疑，专门派人
勘察，发现洪水其实并未退去，即使那些洪水
消退的地方，耕地因淤塞也不能继续耕种。有
人劝说他不要推翻余国柱的意见，但汤斌毅然
上疏罢前议。

当时吴中一带，为富庶之乡，所以赋税甲

于天下。清廷为了搜刮财富，甚至择殷富之地
一次征五年赋税，百姓不堪重负。汤斌上疏请
求废止，改为分年征赋，得到允许。

当时江宁许多地方，因为应缴赋税额巨
大，导致民财将竭，也难以完纳。官吏顾惜功
名仕途，往往卖力追讨，和百姓冲突摩擦不
断。汤斌上疏提请钱粮各量减一至二成，议定
适中的数量，并建议免除百姓从前所欠赋税。
汤斌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准许。百姓对此感恩
戴德，后来听说汤斌病故，吴中百姓望北跪
拜，失声痛哭，家家绘像以祭祀。

汤斌在江宁，一面减免税赋，减轻百姓负
担；一面移风易俗，禁绝铺张奢靡，导民向善
向俭。当时吴中淫祀泛滥，百姓热衷祈福求
神，时常耗费巨大而所得甚少。更为严重的
是，若有年轻少妇生病，家人不找大夫，而求
助于祭祀，耽误病情致死者不计其数。汤斌拆
毁庙宇，尽收偶像，泥塑者沉于水，木雕者焚

于火，取其材修学校，修吴泰伯祠，修宋范仲
淹、明周顺昌祠，去其奢靡，返其淳朴，当地
教化大行，民风丕变。

为了引导时风，汤斌还率先垂范，以身作
则。内阁大学士明珠有家奴，倚仗着主人权
势，极为骄横。他所到之处，要求官员郊迎接
待，气焰非常嚣张。有次该家奴路过苏州，监
司以下的官员，按照惯例从清晨就在其门外迎
接等候。汤斌听说此事后，把家奴召来巡抚衙
门，厉声正色告诉他：“汝主与吾同朝，闻汝
来，故以酒肉犒汝。”汤斌命门卒作为主人负
责招待家奴。家奴见状十分羞愧，当天就灰溜
溜逃离了苏州。

常熟县有一心术不正的奴仆，妄图霸占主人
家产和妻子，便讦告主人曾收过南明隆武皇帝的
信札。这在清初，是抄家问斩的重罪，主人难以自
证清白只能远逃躲避。汤斌派人调查，发现其实
为子虚乌有，大怒说：“国家屡次大赦，此草昧事

何足问哉？而逆奴竟以此胁其主乎？”他将伪造的
信札焚毁，并将奴仆按律治罪。

在江宁，汤斌严于律己，刚正不阿，锱铢不
取，清正廉明，靠身正来澄清当地吏治。汤斌贵为
巡抚，自奉俭约，生活朴素，夫人及诸公子皆穿布
衣，吃青菜，有时还挖巡抚署空地上的野菜。因为
每天以豆腐作羹，民间呼汤斌为“豆腐汤”。汤斌
在京临终时，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靠着别人资
助，才得以成殡安葬。

为了构建清廉的官员关系，汤斌从不受贿，
也不行贿。为了坚守信念，汤斌还曾因此开罪权
臣明珠。当年他请求减免赋税的奏折获准，内阁
大学士余国柱给他带信说，能够减免获准皆因明
珠之力，吴人应当有所回报。其实这是公开索贿，
汤斌自然没有答应，明珠为此还怀恨在心。

在汤斌的影响下，下属官员清廉如水，不行
贿也不纳贿。常州知府祖进朝，以小过失被降职，
汤斌知其廉能，仍予重任。祖进朝感激汤斌的信
赖，为官治民更加兢兢业业。祖氏想送汤斌一件
棉袍作感谢，却总是不敢开口，棉袍始终穿在自
己身上。当时每逢地方官员考核，明珠和余国柱
的门前，送礼请托的官员不绝于道。而汤斌的属
官前往送礼的一个也没有。

汤斌在江宁巡抚任上两年有余，留下了诸
多值得称许的业绩。乾隆元年，皇帝追谥汤斌
“文正”谥号，这是古代文臣的至高荣誉。到
了道光年间，理学家倭仁以汤斌来褒奖曾国
藩：“涤生乃今之汤潜庵也。”

·相关阅读·

因为每天以豆腐作羹，民间呼他为“豆腐汤”。临终时，他的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靠着别人的资助，才得以成殡安葬葬。

汤斌：百姓呼其“豆腐汤”

郭琇画像及《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其《特纠大臣疏》

即墨古城内的“铁面御史”牌坊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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